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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

又闻天下泉，半落黔中鸣。

山水千万绕，中有君子行。

儒风一以扇，污俗心皆平。

我愿中国春，化从异方生。

昔为阴草毒，今为阳华英。

嘉实缀绿蔓，凉湍泻清声。

逍遥物景胜，视听空旷并。

困骥犹在辕，沉珠尚隐精。

路遐莫及眄，泥污日已盈。

岁晏将何从？落叶甘自轻。

一

1984年国庆前，从三岔河上游的乌蒙山
麓，步行 15里山路，坐 1块 5角钱 54公里的
农公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 4 块 8 角钱 154
公里的客车到省城，延安西路与山林路、枣
山路之间的客车站广场上，迎新标语和迎新
的人在那里等候新一级同学来报到，系学生
会主席陈忠师兄张罗安排，周俐玲师姐带着
大家坐上去学校的车，17公里到达董家堰上
的学生宿舍区，正是傍晚时分，6 个人的宿
舍，选了一个靠门的上铺，这就上了大学。

我原本没想过要上大学，小时候喜欢读
书，也说不清是为了逃避劳动还是追求上
进，也没什么直接的目标，工作嘛，代课教
师或手扶拖拉机手已经很让人羡慕了。高考
填志愿，兰州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古典文
学专业，是因为有空空才填进去。省属高
校，贵大也好、师院也好、民院也好，翻来
覆去算分数、还是不太踏实，填几个地区办
的财校保险些，只要能解决“户口本”和

“购粮本”，大学中专都行。其间，跟师大也
签了定向录取合同，还是民院先走程序，录
取到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进校的第二天，跟着一帮新生在学生食
堂与体育场之间的空地上，等候送学院代表
去省政府礼堂参加表彰会的大客车，干训部
主任王桂森老师带队，看见有一堆新生，就
给大家介绍贵州民院校史。1951 年创办，
1959 年撤销，1974 年在龙洞堡社会主义学
院复校，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招生，前几
届在龙洞堡，后来选址到花溪董家堰山上，
80 级、81 级、82 级陆续搬到新址，先在花
溪大桥旁的牛毛毡房过渡，直到 1983年新生
入学，才没有住牛毛毡房。民院规划占地面
积 1300多亩，东临花溪河、北靠职业病院、
西沿贵昆铁路西站与石板镇站一线、南接花
溪水泥厂和东西向的花溪大桥铁路桥，与贵
大、农学院在一条线上。王老师刚介绍完，
车来了，跟着大家上车，心里一直在想 1300
亩究竟有多大！

正式开学后，到教师宿舍和办公区领书，
在学生宿舍和教室区上课，才知道南北距离
超过 3 公里，东西距离超过 2 公里，中间还插
了一块铁二局一处的办公区，确实够大的了。
1985 年夏天，在贵阳当兵的几个老乡来看大
家，在干训部老乡周成勋老师住处就餐，饭还
未吃完，其中一个老乡说有事先离开，只听得
下楼发动三轮摩托走了，过一会大家吃了饭，
下来到体育场大门边买西瓜吃，只见有个人
骑着摩托车一趟跑过去、一趟跑过来，绕着体
育场和学生宿舍转圈圈，仔细一看，原来是之
前先走的卜大哥，他说民院太大了，半天都转
不出去，估计喝了两杯，找不着方向了。

二

早先，对大学的印象是遥远的，模糊
的，对大学老师也是！但是经过 4 年的大学
生活，镌刻在脑海的记忆时间愈久、印象
愈深！

李华年老师是中文系主任，讲先秦文
学、古代文论，他上课先清嗓子，语速不紧
不慢，一字一顿，虽然不苟言笑，但回顾讲
课内容时，联想到一些表情，仍然可以记起

来。他的板书很规整，左边写讲课大纲，不
擦，右边画图、写字讲例子，讲完擦掉，讲
完一堂课，提纲基本写满黑板，即使笔记赶
不上，也可以对照补充。

潘定智老师是中文系副主任，1985年后
中文系办民语班，再后来组建民语系，任主
任，讲民族民间文学概论、神话概论。潘老
师讲课，先讲故事，再梳理故事母题、传播
区域、民族、国别，再讲价值、意义，由浅
入深，由形象到抽象，娓娓道来，冲淡平
和，让人印象深刻。

曲沐老师后来任中文系主任，他讲红
学、宗教文学 (佛经故事)，曲老师受柳永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影响，北师大毕
业后，辗转京广、湛江、都匀到贵州工作
的，虽然所遇并不完全如江南诗意，但他孜
孜于学术，深耕红学，把我们引入丰富繁复
的人物世界。

曾老师，有三个。一个是班主任曾垂
提老师，讲马列文论，一个是曾庆富老师讲
文学概论，还有一个曾祥麟老师讲宋元文
学。一个讲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一个
讲文学的起源，一个讲苏轼得鱼忘筌、得意
忘形。三个都喜诘问，工作后才想到问难的
好处一一至少不至于那么木讷！

还有讲语言学的徐尚聪老师，讲莎士比
亚的徐东伦老师，讲巴尔扎克的邓世隆老
师，讲语言可对比中俄英日，也可讲八大方
言，语系语支条分缕析，讲莎剧背诵 《安东
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雅典的泰门》《李尔
王》 声情并茂，讲巴尔扎克不用看讲稿，闭
着眼睛可以一口气一堂课。

谢会昌老师讲现代文学，肖红老师、孟
维嘉老师讲当代文学。从鲁郭茅巴老曹到纷
繁复杂的新时期，训练了我们比较的眼光和
探索的思维。

进大学是幸运的，有幸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上大学更是幸运的，人人朝气蓬勃、处处
蒸蒸日上、举目英才荟萃：一些省内高校下
放老师回城，调入民院，一些省外高校老师
平反后一时难以回去，也是先到民院，名家
来黔讲学，民院也是重点。除了本系老师，
其他系的老师上课也可以去听。政治系赵森
林老师、吴斯清老师，历史系侯绍庄老师、
翁家烈老师、史继忠老师、顾朴光老师，数
学系谭鑫老师、林敬繁老师，中文系除前述
老师，写作徐成淼老师、秦敏老师、郝银生
老师、钟旭老师，音韵学王瑛老师、胡运
飚老师，明清文学金宗泠老师，在各高校中
都是排得上号的人物。那时在民院，可以听
数学家陈景润、张广厚、杨乐的课，也可听
文学家特·达木林的讲座；可以听法国第三
大学哲学家熊秉明的交流，也可睹日本文化
学者坪洋文来访；既可请中央民院的陶立璠
来讲新兴民俗学，也可请云南大学李子贤来
讲高黎贡山田野作业。

三

田野作业、社会调查，是民院的一项特
殊课，也是特色课。每逢寒暑假，都要明确
一些方向或专题，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1985 年夏天，大一下学期，快放暑假
的时候，在宿舍楼前边看到一张海报，征
集仡佬族民间文学调查爱好者，在暑假参
加社会调查，我想老家也有仡佬族，何不

趁假期跑一跑，搜集整理些材料上来。顺
着海报留下的联系地址，我从学生宿舍步
行两公里到教师宿舍，找到课题负责人罗
懿群老师，罗老师很热情，又是泡茶、又
是问名、又是问家庭情况，一下子打消了
我的陌生感。他给了我一个提纲，一些参
考资料，包括贵州仡佬族分布情况，县民
委负责仡佬族调查的联系人，不厌其烦回
答我的一些天真的问题，整整一个下午，
才离开罗老师家返回宿舍。

调查提纲所列科目非常详细，包括家庭
人口、村落人口、主要姓氏及来源、聚居与
杂居方式，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种植业养
殖业、田土比例、商业贸易、收入来源，上
学人数、小学、中学、技校、大学在读和毕
业人数，日常交流语言、使用的文字，若使
用少数民族语言，主要词汇要记录、并用国
际音标标注，民族民间神话、故事、歌谣若
能录音，尽量录下来，并注明传承传唱人姓
名、年龄、性别、传承方式等，涵盖了经
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对于我这个
大一学生来说，任务比较庞杂甚至有些科目
理解不透，还不要说调查了。尽管有困难，
但活儿是自己主动上门领来的，只能硬着头
皮干吧。那个暑假，我花了近二十天的时
间，搜集了一些语言学资料和民间文学资
料，连表格算下来也不过万把字，开学后交
到系办，后来中文系总支书记王成杰老师组
织研究，每万字资料费 15 块钱，由于提供
资料的学生不多，决定算两万字，发给我
30块钱。

第一次调查尝到甜头，后面两个暑假也
就停不下来。

1986 年夏天，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民间
文学研究社组织“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
间歌谣、民间谚语)”调查队，赴镇宁自治
县调查，研究社社长、民语系主任潘定智老
师，副社长、院团委书记韦宗林老师，秘书
长杨正伟老师委托我承担一些事务。潘老师
带着我去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申请了经
费，解决了为期两周的食宿补贴，放假第二
天，调查队开向镇宁，先去扁担山黄果树采
风，增加实感，然后在县招待所进行为期两
天的培训，以区为单位分下去，我带一个队
负责城关区锦屏、包包上、阿岔大寨。这次
调查，因为有统筹指导和地方支持，顺利完
成了任务，两年之后镇宁自治县出了一本
全集。

大学的第三个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由院
团委和民研社组织，经费由学校拨付，地点
是花溪区，我除了配合院团委工作，也带一
个队到高坡的沙坪甲店、黔陶赵司骑龙等地
进行调查，主要任务还是花溪版的“三套集
成”，1990 年花溪文联出了两册。第一个暑
假，不知搜集也不知整理，第二个暑假，知
道搜集不管整理，第三个暑假，边搜集边整
理。花溪调查结束后，我又跑了 3 个县，在
当地公安部门帮助下，撰写了 《织金六枝等
地拐卖妇女犯罪活动的调查》 上报，获省教
委、省委宣传部、团省委1987年大学生社会
实践优秀成果奖，我也和经管系史新宇同学
一起获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时光忽忽，步履匆匆，5月 17日，母校
贵州民族大学栉风沐雨，已届 75 个春秋。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青春岁月、难以忘
怀，写下以上文字，以表寸心吧！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贵州夜行记

■ 张大斌

还记得那年端午假期，我和一帮朋
友，自驾两部小车，赴一程贵州的山野
旅行。漫行西南秘境，踏夜色、入深
山、遇风物，一程山水三重境界：荔波
藏天地水墨，是造化馈赠的山水长卷；
西江载千年文脉，是烟火沉淀的人文厚
土；梵净孕灵山净土，是沉淀本心的人
间梵境。一路风露夜行，观山、观俗、
观心，于苍茫夜色里，治愈漂泊，安妥
灵魂。

此行初衷，直指荔波盛境，栖居之
所早已先期安顿。长路驱驰，风尘赴
约，途中不敢有片刻耽延，追风赶月，
不肯慢下步履。纵使一路疾驰，逾越车
流、压缩休憩，待车抵荔波高速路出
口，已然夜半阑珊。预定居所尚在百里
山道深处，层峦盘旋，前路迢迢。一身
车马倦意，漫浸四肢百骸。遂向值守之
人问询宿处，那人抬手指向沉沉夜幕。
远山幽寂处，一栋楼宇静立雾色昏暝之
中，朦胧虚幻，似浮于尘外的琼楼。一
念起，便舍去原定行程，栖身于山野荒
隅，与深山夜色温柔相逢。

此地专为旅人筑造，无市井烟火喧
嚣，唯有客舍、食肆静立山林。时维孟
夏，榴风初起，距月圆清辉尚有时日，
长空墨色沉凝，如一砚化不开的寒墨，
静谧深邃，不染星芒。我们简餐饱腹，
拂去一路风尘，归于居所，静待山野长
夜漫浸心房。

我的客房居于馆舍最深处，依山临
谷，远隔尘嚣。推扉临窗，尽数敞开轩
窗，任山间清氛涤尽室内沉闷。初夏风
暖，江南早已草长莺飞、芳华遍野；纵
是云贵高原，亦能听见草木拔节、万物
峥嵘的私语。荔波地处亚热带温润腹
地，山泽氤氲，灵秀天成。窗棂敞开刹
那，裹挟着雾霭、草木与山泉气息的清
风穿堂而入，清冽沁脾，涤荡满身浮
躁。拢开垂帘，方惊觉屋室两壁皆是落
地明窗，山风无碍穿行，月色、山影、
清光尽数奔赴而来。我静坐窗下，拥一
室山野清宁，独享五月深山的温柔良
夜。

荔波之美，是天地鬼斧神工雕琢的
绝世山水画卷。

青峰叠嶂，翠霭横斜，千山凝黛，
碧水萦回。这里的山，不逞北国苍劲雄
奇，独拥南国灵秀婉约，峰峦错落俯仰，
幽谷藏清涧，深林覆苍苔；这里的水，不
似大江奔涌浩荡，只作清溪迂回婉转，泉
流漱石，碧潭映峰，山水相拥，青绿漫染
千山万壑。朝有薄雾萦峦，暮有沉烟笼
谷，晴光落处，水光山色相融成画，每
一寸风物，皆是自然落笔的水墨丹青，
浑然天成，不染雕琢。

一方灵川养育四方族人，水族、布
依、苗瑶儿女，世代栖居，或枕山而
居，或逐水而生。他们敬畏天地时序，
礼赞浮生烟火，深爱这片滋养生灵的沃
土。当地以悠悠樟江为天然戏台，以连
绵苍山、沉沉夜幕为苍茫幕景，将千年民
俗、山野赤诚、生命热忱悉数演绎。夜色
漫山 ，灯火粼粼，歌舞寄情，风物叙
意，山河有灵，人文有温，目之所及，
皆是岁月沉淀的浪漫与温柔。

夜半林间，几声清啼轻扰浅眠。惺
忪抬眸，尘世倦意尽数消散。丘峦铺展

入目，长空澄澈如洗，云天清蓝不染尘
埃。卧于山水之间，褪去俗世身份与万
千执念，做一名归返本真的山野赤子，
与清风为伴，与山河相知。

辞别荔波水墨山水，奔赴西江千户
苗寨。

原计划于此留宿一宿，奈何沉溺于
荔波山光夜色，流连忘返，只得与苗寨
浅浅相逢，走马而过。

西江之韵，从不在浮世灯火，而在沉
淀千年的人文风骨与民族底蕴。

它是苗家文化镌刻在深山的不朽诗
篇，是先民栖居千年的精神原乡。依山
错落的吊脚木楼，顺着山势层叠绵延，
飞檐枕云，木构藏岁，一瓦一木，沉淀
着岁月沧桑与民族传承。千年以来，苗
民日出而作，月没而息，守一山故土，
承一世风俗，安于清寂，甘于淡泊，与
世无争，恬淡安然。

这里藏着古老的村寨礼制、淳朴的
乡风民俗、源远流长的苗家文脉，是俗
世灵魂的疗愈栖地，容纳所有疲惫、彷
徨、奔赴山野寻得安宁的羁旅之人。岁
月在此放缓步履，浮躁在此消融无痕，
古朴的山居文明、温润的人间烟火，便
是西江不可复刻的人文内核。夜色垂
临，满寨灯火次第亮起，万家星光依山
铺陈，璀璨温柔。登临高台远眺，灯火
氤氲古寨，光影缠绕古韵，我们心怀敬
畏凝望这片浸润千年时光的土地，读一
读山河深处的人文厚重，稍作驻足，便
默然离去，留一份感念藏于心底。

此行魂牵之所，便是灵山梵净。
因一路流连风物，耽搁行途，抵达

之时，夜色较之荔波更为幽深沉谧。车
入崇山腹地，空山骤雨簌簌而至，雨雾
弥合天地，四下苍茫幽暗，唯有车前一
寸微光剖开沉沉暗夜。直至行至客舍门
前，烟雨迷离依然难辨前路，问询寻
踪，方于夜雨深山里寻一处安栖之所。

同游之人，皆因阴雨暗夜心生怅
惘，而我独偏爱这份极致沉寂。

这片灵山净土，群山肃穆，云峰凌
绝。晨钟暮鼓浸润山河，四方来客奔赴
于此，于清幽灵山之中，求得内心安
宁。

夜色深沉，空山夜雨淅沥绵长，声
声清宁，叩击尘心。我洗尽一路风尘，
煮一盏清茗，静坐露台之上。听雨落层
林，听风渡幽谷，世间纷扰、心头执
念、半生浮躁，皆在潺潺雨意里缓缓消
融。

亘古岁月流转，空山风雨往复，千
万次烟雨漫过梵净群山，浸润每一寸土
地。心有澄明与善念者，纵身处风雨潇
潇、暗夜无边之境，亦可于方寸心田，
筑一方清净，不被外物裹挟，不为俗世
烦忧。

一程贵州行，三场相逢，三重欣
喜。

荔波观山，赏天地造化之水墨胜
景，以灵秀山水，治愈皮囊之疲惫；西
江观俗，品千年沉淀之人文底蕴，以古
韵烟火，温柔漂泊之情怀；梵净观心，
悟万古流传之灵山清寂，安放浮沉之灵
魂。

踏月而行，风露落幕，山河无恙，浮
生安然，心有清欢，岁岁从容。

美丽贵州，人间至真至纯至美之
境！

大学生涯，难忘的青春岁月

行书 《唐·孟郊 赠黔
府王中丞楚》
胡正良

送饭

■ 李万军

不承想，那条以前望而生畏的山路，却
成了我每周必走两次的牵挂。

几年前，妻子调到电视转播台，在城中
心的山顶机房值机，一值就是 24 小时。每
逢她值班，给她送饭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

转播台机房所在的那座山是城里最高的
山，从我家小区后面的桃花湖边望去，它
像一位披着蓑衣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那里
想着心事。

从我家到她们机房的山脚，要 20 来分
钟。从山脚到山顶，是一条火砖铺就的小
道，一级接着一级，蜿蜒如蛇。小道两旁
荆棘丛生，枝蔓横斜，有些路段要用手扒
开才能行走。

昼长夜短的时候，到了山上天还亮着，
还能顺便吹吹山间的风；可到了昼短夜长
的日子，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山路上瞬间
就变得有些阴森起来。山林间不时传出小
动物的吱吱、悉索、嚓嚓声，声音不大，
但听着有些吓人，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一路
追着自己，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不敢左
顾，也不敢右盼，只能低着头加快脚步，
直到看见山顶转播台门边站着的妻子，她
双手捧着一杯热水站在那里，我那颗悬着
的心才慢慢落了下来。

把饭递给妻子，还没多说一句话，就转
身匆匆下山，妻立在门边望着我下山，总
是那句：“走慢点，路上小心点。”声音被
山风裹着，追进我的耳里，我头也不回，
只用手往后扬扬向她告别。

我在山路上呼呼往下冲，衣袂被山风扯
得 猎 猎 响 ， 看 到 山 脚 下 那 几 户 人 家 的 灯
光，才缓缓放慢脚步。

这样送了一段时间，又怕又累，和妻商
量，决定改在中午送饭。

中午送饭确实不用走夜路，也不用那么

怕了，可时间有些紧张，一下班就得快步
赶回家，立即动手做饭，做好了又要快步
送上山，连自己吃饭都是狼吞虎咽，更不
用说什么午休了。常常是刚把饭送到，就
得转身往单位赶，一路走得气喘吁吁，满
身是汗。

日子就这样在山路上重复着，有一次和
朋友闲聊，说起日常琐事，他对我送饭的
举动满是疑惑：“在馆子里炒个盖饭或者蛋
炒饭送去不行吗？何必非得自己做。”

我给他解释说，妻子有胃寒，只要吃着
寒性蔬菜，胃寒立即发作。每次发作要持
续几天，挺折磨人的。

我说起初我们都认为是胃病，去医院检
查，医生说是胃病，但吃了不少胃药仍不
见好转。

后来胃越痛越频繁，我们不得不去大医
院检查，医生说不是胃病，是胃寒，只要
吃了寒性食物就会诱发。

“哪些是寒性食物呢？”
医生列了一长串：丝瓜、冬瓜、黄瓜、

豆腐，还有梨、西瓜、香蕉等等。我赶紧
在手机上一一记下。

从那以后，我们严格避开清单上的寒性
蔬菜，也不敢在外轻易炒饭给她送去了，
妻子的胃寒症状才得到有效控制。

有一次买菜，妻子看到鸡儿瓜 （又叫苦
瓜） 鲜嫩可爱，当时觉得是本地常见菜，
没往寒性上想，就买了些放在冰箱。第二
天她值班，我做饭给她送去，把鸡儿瓜煮
成素菜。没想到我才回到家，就接到她的
电话，说胃寒的老毛病又犯了。

幸好那天是周末，我急忙百度鸡儿瓜寒
凉 属 性 ， 一 查 是 凉 性 蔬 菜 。 再 搜 处 理 办
法，说可以用山药煨汤化解。我立刻跑去
超市买来山药，煨了汤送去，她喝了后疼
痛才慢慢缓解。

从此，每次买菜，我们都要避开寒性蔬

菜。
送饭的路上，有时会突然遇到下雨。有

一次我看天色还好，就没带伞出门，不曾
想中途却哗哗下起雨来，无处可躲，我怕
饭菜凉了，妻吃了胃寒发作，只好把碗藏
在衣服下，冒雨前行。

夏天山上的蚊子格外猖獗，尤其是那种
细身长腿的花脚蚊，它们来无声息，但凡
裸露的皮肤被叮上一口，立刻就会肿起红
疙瘩，痒得钻心。穿长衫吧闷热难耐，穿
短袖倒是凉快，却又防不住蚊虫侵袭。

比起蚊子叮咬，路上突然撞见一条蛇才
真让人心惊。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条蛇横
在路中，无论怎么用树枝驱赶，它都一动
不动，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幸亏碰上门
卫上山，他用一根带叉的树枝，才把它小
心拨走。

到了冬天，尤其是遇上冻雨天气，得紧
紧攥住拴在道旁的铁链，一步一挪地慢慢
往上走或往下移，冰冷的铁链像冰锥刺着
手心，每一步都走得艰难。

有一天，我问妻子：“你猜从山脚到你
们单位，有多少级台阶？”

她想了半天，答不上来。
我告诉她：“从家到山脚要走 1280 步，

从山脚上山要走 583级台阶。”
妻笑说我吹牛，后来她特意数了一次，

下班回来告诉我，她走了 1362 步，台阶数
倒差不多。

我笑着说：“因为我送饭时走得快，是
大步流星，你自然比我多走些。”

家庭日常难免磕碰，好几次我们为琐事
闹别扭，互相不说话。可第二天她值班，
我照旧做饭送去，当她接过饭的时候，心
中的隔阂也悄悄化解。

如今，山间的台阶被我踩得愈发锃亮，
我突然觉得，这走了无数次的山路，不再
那么难走，每一级台阶都在为我发光。

陈麟


